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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好

十几岁， 是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年纪。 在

梦幻和冷峻之余， 对待生活的热情， 敢于打破

成规、 挑战自我的勇气， 为实现梦想不懈努力

的正能量， 更是青春独有的亮色。
1980 年代， 国内涌现出一批抒情性极强的

青春电影，包括史蜀君的《女大学生宿舍》、张暖

忻的《青春祭》等。 其中由黄蜀芹导演、改编自王

蒙同名小说的电影《青春万岁》很具有代表性，
片头的诗句就为美好的青春岁月提供了生动的

注脚：“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

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们……”影片并没有太强的故事脉络，讲述一群

女学生在中学度过的最后一年。 她们中间有从

小缺乏关爱的孤儿， 有沉醉于靡靡之音的大小

姐，彼此之间也会有各自的傲慢与偏见，但那些

小矛盾很快就被同学间的热情、友爱消融了。 贯

穿全片首尾的，更是一种昂扬的情绪，一种快乐

的基调，仿佛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和银铃

般清脆的笑声都带着温暖的感染力。 青春万岁，
黄蜀芹用诗意、纯粹的镜头为上世纪 80 年代的

中国影坛留下了一组明媚的青春肖像。
励志电影也是青春片的一个重要类型。 在

英国影片 《跳出我天地》 中， 男孩比利从小生

活在贫困的矿区。 每天下井采矿的工作， 是父

亲和哥哥的职业， 也是一家人设想中比利的未

来。 父亲希望小儿子能长成一个 “硬汉”， 因

此省吃 俭 用 ， 为 他 报 了 拳 击 班 ， 但 万 万 没 想

到， 在拳击课后开始的芭蕾课， 却真正吸引了

比利。 他从图书馆偷借了芭蕾的书， 每天偷偷

上课， 回家后躲起来练习。 其时， 父亲和哥哥

正在忙于维权罢工， 他们喝烈酒、 说脏话、 向

上工的工人砸鸡蛋、 躲避警察的追捕， 一切都

是那么的粗粝不堪。 而比利却在 “一二三四 ”
周而复始的拍子声中， 抬臂、 屈膝、 跳跃、 旋

转， 沉浸于一个全然不同的优雅世界。 芭蕾老

师发现了比利的才华， 打算带他去伦敦皇家芭

蕾学校面试， 却遭到了比利家人的强烈反对 ，
他们认为让男孩去跳 “娘娘腔” 的芭蕾简直是

家族的耻辱。 比利颓然地走出家门， 满腔怒气

无处发泄， 两脚不自觉地跳动起来。 矿区一排

排整齐划一、 毫无个性的砖房仿佛成了舞台 ，
凛冽的风雪为他奏响音乐， 比利用身体舞出美

妙的线条， 为周围枯燥的环境镀上一层童话般

的色彩。 最终， 他用自己的舞蹈说服了父亲 ，
成功考入伦敦皇家芭蕾学校， 继而成为一名优

秀的职业舞者。
像比利这样用自己的努力冲破桎梏、 追求

梦想的 “向上吧少年”， 在青春电影中还有许

多。 《垫底辣妹》 中， 全年级倒数第一的高三

女孩沙耶加为了证明自己， 在周围的嘲笑声中

努力向 “不可能实现” 的大学梦想前进， 实现

了奇迹般的逆袭； 《三傻大闹宝莱坞》 中， 皇

家工程学院的新生兰乔敢于质疑填鸭式的教学

方法和功利化的学习态度， 鼓励伙伴与自己一

起追求真正的理想； 《死亡诗社》 中， 一帮毕

业班的学生相继站上课桌， 反抗只看升学率 、
扼杀个性的刻板教育模式。 这些鲜活的角色 ，
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年轻就是勇气、 爆发力 ，
就是 “没有不可能”， 也为观众留下了一个个动

人的、 闪闪发光的青春影像。

每一部青春电影，都是青春的一种面相

口碑一路飙升的泰国电
影 《天才枪手》 成了近期影
市的一匹黑马。 用谍战片的
手法讲述考场作弊的设置 ，
令不少观众惊叹： “青春片
还可以这样拍！”

其实， 青春片原本就没
有固定的程式。 它之所以能
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 ，
正在于青春具有无比丰富的
表现的可 能 。 爱 情 的 甜 与
涩， 成长的烦恼和苦痛， 奋
发拼搏的斗志和能量， 都是
这花样年华的魅力所在。 打
开一部青春电影， 就是展开
青春的一种面相。

爱情， 大约是所有青春片都绕不开的话

题。 在多数青春电影中，爱情的影像都带着梦

幻的色彩：《情书》中，在图书室被风带起的白

色窗帘后面，柏原崇若隐若现的侧脸；《蓝色大

门》里，桂纶镁在碧海蓝天中穿一件红 T 恤，随

着音乐摇摆的身影；《假如爱有天意》中，赵寅

成两手撑起风衣，护着孙艺珍在大雨中狂奔时

脚边溅起的水花……而那些花样百出又似曾

相识的校园生活，则为这些曼妙的梦幻瞬间铺

上一层熟悉的底色： 传写有情诗的小纸条、在

书本上偷画肖像、 把整蛊的玩具塞进她的课

桌、穿漂亮裙子傻傻等他经过。 那些令人难忘

的校园爱情电影，大多为观众构筑了一个梦幻

的镜像，是对每个人心中的青春记忆美化过后

的光影重现。 也正因如此，影片中的一切，风景

或人，往往都美轮美奂。 银幕上的姣好容颜，是
观众记忆或想象中“梦中情人”的美好投影。

14 岁的苏菲·玛索，就是凭借主演《初吻》
成为无数人的“梦中情人”。 这部风靡一时的影

片着力刻画的，却并非恋情，而是对待恋情的

态度。 少女维卡在进入新校园的第一天，同桌

女生就问她：“你约会过吗？ ”维卡用沉默来掩

饰自己的势弱，羡慕地听同桌津津乐道她的经

历。 那年的苏菲·玛索还未完全长开， 牛仔外

套、麻布衬衫的中性装扮下，故作老成的姿态

和言语，却难以掩饰那双迷人眼眸中的稚嫩懵

懂。 在见到男孩子朝自己走近时紧张得手足无

措，假装跟友人高声交谈； 为了参加舞会， 在

家中浓妆 艳 抹 ， 更 换 了 无 数 “性 感 ” 裙 装 ，
临到头却依然裹上平日里的臃肿冬装 ， 怯怯

地不敢上楼……让她心头小鹿乱撞 ， 渴望憧

憬而又畏缩着想蒙头逃窜的， 与其说是那个

有着美丽 容 颜 的 男 孩 ， 不 如 说 是 恋 爱 本 身 。
事实上， 维卡的小男友的形象在整部影片中

十分单薄， 维卡对他优点的描述也只有一句

话： “他好帅。” 与白日里对维卡日常生活的

刻画相反， 两人感情进展的场景 ， 无论是在

舞会、 溜冰吧， 还是深夜 “私奔” 去的小镇，
都是暗色调的， 似乎打上了一层朦胧失真的

滤镜。 在全片中最经典的那个镜头 ， 男孩在

嘈杂的舞会中悄悄为维卡戴上耳机 ， 一切突

然安静， 五色的灯光在维卡沉醉的面庞上流

转， 耳中传来浪漫的旋律：“梦是我的现实，是

唯一一种真实的幻境。 错觉已是寻常，我试着

生活在梦里。 ”从某种意义上，《初吻》解构了青

春爱情电影的“梦幻性”，而这首贯穿全片的歌

曲亦道出了许多人情窦初开的实质：对于十几

岁的少男少女来说，爱情就是一个迷梦 ，是反

现实深度的，是理直气壮地耽于浅薄，是无需

交谈的“一见钟情”、单纯的为颜值所吸引。
这也让另一部影片《怦然心动 》更显得与

众不同。 女孩朱莉的确是对男孩布莱斯一见钟

情， 当父亲问起她对布莱斯心动的原因时，朱

莉一脸痴迷地描述他的眼睛和微笑有多么迷

人。 但之后的那个问题却让她怔住了：“那么他

这个人呢？ ”父亲告诉朱莉，一幅画不仅是各个

部分的简单组合，她需要看到整体。 自那以后，
朱莉一直在观察、判断布莱斯究竟是不是 “整

体大于部分”的人，但当逐渐了解到他的不诚

实、懦弱以后，她失望了，最初的倾慕也随即淡

去。 与之相反，布莱斯则是一点点撇除成见，慢
慢被朱莉的内在所吸引。 当他跟全校最漂亮的

女生一起吃饭时，终于明确了自己对朱莉的情

感。 最终，两个从未认真交谈过的孩子又开始

重新了解对方，就好像海报上画的一样 ，他们

得以爬上树梢，摆脱“一叶障目”的迷恋，从一

个能看到整体的高度，来欣赏爱情不一样的美

景。 可以说，《怦然心动》提供了一份成熟的青

春恋情的银幕样本。

在玫瑰色的爱情憧憬和想象之外， 青春也

有它冷色调的一面。 正如一颗颗突兀的青春痘

所彰显的那样，这个敏感的年纪也意味着不安，
尴尬，无处释放的能量，成长的烦恼和苦痛，而

这些，都能在青春电影中找到相应的呈现。
《阳光灿烂的日子》聚焦的就是一群十几

岁“顽主”的躁动青春。 马小军和他的一帮好哥

们儿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们会在上课

的时候从教室里破窗而出，给老师的帽子里塞

满煤球，也会带上刀、棍等趁手的武器，到礼堂

门口去搭讪漂亮姑娘。 在北京大学教授、知名

影评人戴锦华看来，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青

春残酷物语”，讲述的是马小军作为一个少年，
在开始面世时的艰难：“‘他’ 已开始作为一个

个人面对社会，而社会、人群却拒绝承认‘他’
的主体位置，其间有种种不为外人知、亦耻于

为外人道的细碎辛酸。 ”为了得到兄弟们的敬

畏， 他在打架时狠狠在对手头上拍下一板砖，
心虚却又要故作镇定；为了引起心爱女子的关

注，他逞英雄爬上高高的烟囱顶，到了上面却

又腿软下不来。 马小军的父亲常年不在北京，
母亲也总是把对父亲的一肚子怨气撒在儿子

身上。 马小军自己说，他成了小时候最羡慕的

没人管的孩子。 但无法无天的嬉笑打闹，其实

更像是一种虚张声势，为的是掩饰父爱与母爱

的缺失。 他配了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大人上

锁的抽屉，戴上父亲的所有徽章，沉浸于通过

物件与父母建立亲密联系的想象中。 影片最富

有诗意的镜头，是马小军打开一扇又一扇无人

的房门，爬上一个个屋顶，在城市的上空独自

漫游、发呆。 这个平日里精力旺盛的男孩，他内

里的空虚、孤独、痛苦和迷惘，在明晃晃的阳光

下袒露无遗。
从马小军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青春期少

年相似的印记： 从孩童到成人的这一过渡期，
他们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独立成熟，渴望被

社会、被伙伴、被家人、被心仪的女生认同。 这

样的心态影响了每个人不同的行为，又在各自

的环境中得到不同的反馈，就会在彼此的青春

涂鸦墙上擦出不一样的痕迹： 那是 《毕业生》
中， 从名校毕业的本初入社会时的怯懦和慌

乱，他渴望从周围人一味褒扬却毫无关心的嘈

杂声中逃离 ，却陷入更深 的 泥 淖 ；那 是 《四 百

击》中，逃出少管所、一路奔向大海的安东尼眼

中的迷惘和忧郁，他过早地目睹了成人世界的

冷漠，在重获自由的宣泄过后，依然发现无路

可走；那是《少年时代》中，梅森躺在草地上的

烦恼和无奈，他辗转于一个幼稚的老爸、一个

焦虑的妈妈和几个糟糕的继父之间，好在生活

的琐屑和偶尔的艰难，最终都被岁月打磨成温

暖光滑的成长记忆。
这些不同的青春心迹， 也往往有着一个共

通的表现———叛逆。《无因的反叛》中的主人公，
就是三个典型的问题少年。 吉姆有着明显的暴

力倾向，在深夜酗酒被带到警察局，遇到了有人

际交流障碍、 射杀小狗的柏拉图， 以及浓妆艳

抹、离家出走的“小太妹”朱莉。而在警方的询问

中，三人各自的家庭关系也随之浮出水面：吉姆

的奶奶看不惯媳妇，父亲懦弱无能，一家人总是

在吉姆面前争吵；柏拉图父母离异，母亲长期在

外自娱自乐，把孩子丢给保姆；朱莉的父亲因为

不满女儿的“放浪”，一味地打骂。家长们总是以

“青春期”来解释孩子的胡闹、叛逆，殊不知那正

是孩子对父母的不关心、不理解所进行反抗。影

片在 1955 年放映后激起了巨大反响，主演詹姆

斯·迪恩因为这部影片而成为无数青少年的偶

像。“迪恩热”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青春期的集

体症候，是青春的痛感、焦灼和无奈，在广大青

少年中引起的共鸣。

暗恋、 心动、 痴迷： 爱情的影像都带着梦幻的色彩

活力、 勇气、 能量： 敢闯敢拼的追梦少年最闪亮

躁动、 迷茫、 叛逆： 成长的蜕变也带来疼痛的印记

校园生活中的友情和爱

情 ， 是 许 多 青 春 电 影 的 主

题。 图为影片 《谁的青春不

迷茫》 剧照。

银幕上的姣好容颜， 是观众记忆或想象中 “梦中情人”
的美好投影。 图为苏菲·玛索在拍摄 《初吻》 时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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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梦想。


